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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刊

1980 年 11 月，我参加了安庆市
第五期西医学习中医训练班，有幸
从殷子正、杨槐森、马绍卿、张国范
等名老中医临证实习，受益匪浅。
至今，几位名老中医的音容笑貌还
时常浮现在眼前。他们对祖国医学
的挚爱和为医做人的高尚医德深深
地影响了我。同时，也使我了解到
安庆近代中医发展的脉络。

中医代代有人出 龙山皖水育杏林

殷子正（1906—1983 年），祖籍
江苏南京，1906年生于安庆，幼年患
天花，致一眼一腿残疾，立志学医，
从安庆名医潘箬泉门下，勤奋自勉，
饱读医典，凡《内经》、《难经》、《本
草》、《伤寒》、《温病论》等医籍，无
不谙熟通晓。通过师承传授，殷子
正不仅继承了潘箬泉丰富的临证经
验，而且结合中医基础医学理论

“六腑以通为顺”的学说和自己临
床实践，潜心儿科研究。殷老认
为，儿科疾病多病于内而形于外，
只要在辩证明确的基础上，施以泻
邪以存元气之法，则在临证中常显
奇效。尤其是对小儿暑季热的治
疗，西医往往感到很棘手，殷老则每
每手到病除。

在我跟殷老临证抄方时，他早
已是享誉四方的中医名家了。每天
上班，慕名挂号的病人很多，都要排
上很长的队，常常看不完，下不了
班。可是病人再多，殷老都是一副

“菩萨心肠”，慈眉善目，细心诊疗，
尤其处方用药，总是斟酌再三。他
带教我们时，也一丝不苟。哪怕我
们抄写处方错了一个偏旁，他都要
认真纠正。临诊切脉，人多音杂，初
学者一难，殷老总是悉心传授，让学
者用心体会“浮、沉、迟、数……”；对
症下药，审方配药，初学者二难，殷
老总是耐心讲解，从“辩证施治”着
眼，以药合证，“君臣佐使”，配合恰
当……我记得殷老曾自撰一联：“小
心辩证，大胆处方”，就是他一生行
医施治的座右铭。他说：“盖以小心
辩证，庶可期毋失；大胆处方，始可
责其必效耳！以历年之经验言之，
殊觉经方之效能，常具神妙之功
绩。方既精纯，药亦锐利。倘果投
之得宜，无不有绝大之收获。”

殷老时任安庆中医院内科主
任，擅长中医内科、儿科疑难杂病，
在用旋夏代赭汤合良附丸治疗胃脘
疼痛、三拗汤和三子养亲汤合大黄
甘草汤治疗咳喘、桂枝芍药知母合
桃红四物汤治疗痹症等方面也都有
独到之处。

大医精诚，殷老不但业精学勤，
而且德高望重。他教导我们的是：

“无恒德不可为医。”而他自己总是
言传身教，身体力行。他对病人不
分高低贵贱，一视同仁。他的病人
很多，他总是依序排队，依号看病，
从不怕得罪所谓的“权贵”；他身残
志坚，直到晚年还坚持出诊和参加
巡回医疗。有些农村病人来看病，
抓药时钱不够，他还经常自掏腰包
帮助病人垫付。

像殷老这样一代名医，上溯到
十九世纪末叶，清末民初安庆近代
医坛第一高手柯春桥（1870—1930
年），传至潘箬泉（1880—1950 年），
再传至殷子正、宋瑞卿、江健辅。与
潘箬泉同时代的金灌芝、张左军等
中医名家，百年来，通过师承传授，
使安庆中医界薪火不断，代代相
传。他们在用祖国医学防治疾病
中，既学有师承，又能结合实践，从
病机理论，到临床实践，学有所长，
形成了各自的特色，成就了安庆近
代中医一批名家学派。陶文乾，出
身于中医世家，擅长中医内科、妇
科，对风湿痹症、崩漏、不孕等病较
有研究，其研制的“豨桐丸”治疗筋
骨疼痛、四肢麻痹和风湿关节炎疗
效显著。赵松年，号莲舫居士，为人
和蔼，施诊精慎，功内儿，善用凉药
轻清之法治疗温病，曾创“鲜肺露”
治肺痨，“豨龙丸”治高血压，无不精
妙，对风湿病的治验也有独到之
处。查季璞，出自四代中医之家，中
医基础理论功底深厚，善内科，尤重
脾胃，推崇“治病必求于本”、“有胃
气则生，无胃气则死”之说，主张以
提升胃气为本，善于化裁四君子汤、
平胃散等用之，其处方严谨，用药平
淡，常能轻巧取胜。江健辅，擅长中
医内、妇、儿科，喜用“归脾汤”、“下
焦逐瘀汤”等方剂，在用半边莲治疗

晚期血吸虫病腹水中疗效显著。杨
槐森，擅长中医内科、妇科，善治外
感和不孕不育等疑难杂症，辩证准
确，处方灵活，用药精当……。

中医一向重视医学传承，带徒
授业是中医传统的教育方法。近
代，随着“西学东渐”，正规大学堂式
的中医教育也在上海等地兴起。我
市就有两位建国前从中医高等院校
走出来的名医陈可望和杨慧麟。

陈可望（1908—1993 年），安庆
人，中医内科专家，主任医师兼教
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是国家级
名老中医药专家导师。青少年时代
受著名道教学者、医家陈撄宁等先
人指点，步入医门。1929年毕业于
上海国医学院。建国后，历任安庆
市中医院副院长、安徽省中医研究
所副所长、安徽中医学院副院长。
长期从事中医临床和教学工作。著
有“论攻补法则在虚实辩证中的运
用”、“补法在老年冠心病中的运用”
等数十篇论文。其主持研究的“陈
可望诊治冠心病电脑系统”这一重
点课题，获省科技成果三等奖。在
他调任省城合肥工作之前，一直在
安庆为父老乡亲看病。几十年来，
他力倡中西医结合，素以“发皇古
义，融汇新知”为宗旨，临证注重扶
植正气，多用补气消瘀、行气活血之
药，用药极具平和。他在治疗虚损
诸证时偏重温补，但他从不排斥攻
下等治法。他说，一切都得根据临
证时患者阴阳虚实的变化，仔细斟
酌，“亢害承制”，通过“纠偏求平”，

“阴平阳秘”，就把病治好了。在家
乡行医期间，屡起沉疴，早已蜚声皖
江两岸。因我自幼多病，家人常请
他看病，进入医门后，又多得他教
诲，深感他医品如人品，他戴着眼
镜，始终一副温文尔雅的儒医模
样。

杨慧麟，曾师从我市名医金灌
芝，1948年毕业于上海中医学院，是
我市首批中医主任医师。精内、妇、
儿科，主张“土常以生”之脾胃学说，
力倡“人以元气为本”，常用补脾法，
尤善用“六君子汤”、“补中益气汤”
等方，用药轻灵专一，不喜堆砌，曾
依据中医辩证原理，对晚期血吸虫
病腹水分型和治疗作出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我国中医
院校的发展，我市受过正规中医教
育的从业人员越来越多，这就在行
业中无形中有了学徒派和学院派之
分，这不是学术之分，其实并无多大
差别，因为无论是师带徒，还是学院
式教育，所学所用都是中医的基本
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就是将
来中医人才的培养，还是离不开这
两条途径。

正如中医内、妇、儿科一样，我
市近代中医外科、骨伤科、针炙科等
学科也多有名医大家，在师承传授
中，绵延不断。

马绍卿，1915年生于安庆，回族，
出身中医世家，与五弟马峻卿（擅长
针炙治疗神经痛）同师其父，精研
《外科正宗》、《医宗金鉴·外科心
法》，在中医外科小有名气。新中国
成立后曾任市中医院外科主任，副
主任中医师。每当我走进马绍卿的
诊室，就跟走进西医的换药室差不
多，除了西医有的酒精、依克度、
黄纱条，多是他自己配制的“消炎
灵”等几十种中药散剂和药膏。据
复诊病人讲，用了他家的秘方，往
往收效显著。马绍卿行医五十多
年，善治痈肿、皮肤病，尤在治疗
骨结核、骨髓炎上成绩卓著，是我市
中医外科的名家。

张国范，1900 年生，安徽涡阳
人，身体比较魁梧，先从李同春学国
术，后随父张继贤习医，曾任市中医
院伤科副主任，从医五十载，擅长伤
科，集手法、药疗、体疗于一炉，对软
组织损伤、脱臼、骨折、颈椎病、腰椎
间盘突出症、骨质增生症和慢性腰
腿痛等证治疗有独到之处，而享誉
安庆。像张国范这样先学国术，继
而习医，诊疗中集手法、药疗、体疗
于一体的名老伤科中医还有王季
农、刘辅臣等。

在上个世纪前五十年，安庆四乡
八镇中医名家辈出，如怀宁有查楚材，
宿松有石叔寅，桐城有金咏甫，枞
阳有李晴衢等，他们耕
耘在岐黄治病救人的
战线上，共同构建了安
庆近代中医这幅绚丽
的画卷。 （上）

●顾乐生

从名医看安庆近代
中 医 发 展 脉 络 我与田荣相识于四十多年前，那时

他从其故乡庐江来到望江县，在桃岭做
小学代课教师，我则是望江县漳湖公社
渔业大队的渔民。可能是1977年，我出
差去望江县城，因为张天翔第一次见到
了田荣。缘由是天翔、田荣和我都喜欢
写作（那时望江县二十岁左右并被看好
的作者还有华阳的汪金满、张邦来）。
第二次见面是次年大学寒假期间，我在
赛口借了一辆自行车，取道大湾、拦河
坝，到桃岭去看心情不怎么好的田荣，
在他家住了一晚。

青葱岁月中，因为文学的召唤和他
和望江其他朋友相聚的情景，似乎就在
昨日，一切都未蒙尘。

田荣的作品，尤其是散文中的许多
篇章，其中的时间，正是属于他的青葱
岁月，包括他的童年。总之，是他童
年、少年和青年时期的时间经验知觉的
重现。重现就是回忆。为什么回忆？并
且要用文字也就是散文的形式将它固
定、显示出来？首先，回忆是生命感知
形式中的一种，甚至是最重要的一种，
因为在即时经历时人是来不及很好地进
行生命感知的，将时间经验知觉成功地
转换成生命感知，是在“事后”，即通
过回忆。另一个原因或许就是因为“回
忆会从内部温暖你，同时也会从内部剧
烈地切割你”（村上春树《海边的卡夫
卡》）。而这种内部温暖与内部剧烈的
切割，是生命与心灵的需要。回忆为何
具有这对立又统一的两种功能？因为回
忆的情绪逻辑与即时的情绪逻辑是不大
一样的，不论你回忆的是什么，回忆的

情绪逻辑总是使回忆者的情绪在温暖与
温暖的反面或者对面这两极之间循环。
生命的质感也是由此产生而获得。

所以，读田荣这些写得很温馨很美
好的童年少年青年时期往事与其故乡的
风土景物，自然是很容易就感受到洋溢
于表层的彼时的温暖，但能感受到隐藏
在“背后”的无时间的切割之痛，才算
是真正读懂了这些散文。

自我生命历程中获得的时间经验知
觉是田荣散文的来源，也是他散文的肌
肉与骨骼。空间在田荣的散文中是依附
于所“记录”的那个时间经验知觉片
段的时间的。这样的空间是失去本体
的空间，所以，田荣的散文中是没有
真正的空间的，但也因为这样，时间
被突出，而时间被突出就是生命感被
突出，因此读田荣写他童年、少年、
青年时他故乡的人和事和景物，总会
感到有一个乡村孩子的身影在其中走动
——因为被写出的这些，都是那时的田
荣的生命的感觉。

故乡，是在离开后才有的。
散文，是需要有生命的感觉的。
也由于没有真正的空间，田荣的这

些散文在美学上巧合了1988年迈克·费
瑟斯通在《日常生活审美化》中提出的

“日常生活审美化”。日常生活审美化是
目前这个时代席卷全球的文化现象，其
中包括文学艺术。传统的美学观念，包
括现代主义的，可以用康德对美的定义
来概括：美是纯粹的、无功利的。而日
常生活都可以审美化的观念，颠覆了传
统的美学观念，打破了审美的无功利原

则，由精神层面进入物质层面（不排除
精神，但不要求上升到纯粹的精神，精
神与物质地位持平），由精英化转变为
大众化。所以，田荣的散文是多数人
的，而不是极少数人的。

田荣散文的又一点意义是以他故乡
为代表，素描式地再现并保存了二十世
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乃至其后中国乡村
的风土习俗人情。梁漱溟认为中国是农
业社会，其社会是以乡村为本的。“以
乡村为本的社会”意味着传统的中国文
化基因是在中国乡村诞生、成长和运行
的，中国乡村是中国文化的根源所在，
就是五千年的中国。风土习俗人情是其
载体与体现。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
的改革开放，尤其是其中飞速推进的城
市化进程，使大批乡村已经消失和正在
消失。2000 年天津大学公布的调查
说，中国有370万个村庄，10年后已只
有260万个，平均一天消失将近300个
村庄。现在是2020年了，不知还有多
少村庄。乡村消失，乡村的历史与中国
传统文化基因也随之正在消失。冯骥才
就曾因此记录了天津郊区南乡36个村
庄的风土习俗。田荣写这些散文时可能
并没有像冯骥才那样有着明确的记录保
存的意识，但客观上他做了与冯骥才一
样的事。

一 个 人 一 生 能
做的事很少，一直坚
持 做 下 来 的 更 少 。
田荣一直在做写作这
件 事 ， 可 喜 ， 可
慰，可贺。

●沈天鸿

生 命 的 感 觉

稻花香里赶稻花。赶稻花是美
事，也是苦事。

稻花盛开，就得赶紧将田里的水
放尽。梅花香，自磨砺来。稻米香，亦
是如此。经历一番曝晒，才能有沉甸
甸的果实。

放尽了稻田的水，还得赶花。
雄花和雌花，花粉必须融汇，才能

有良种。于是，稻田里便有了这么一
群人。手持竹竿，头顶烈日，穿梭于稻
田间。雄花高，竹竿于是朝着雄花赶
去。唰唰唰的赶花声，此起彼伏，是夏
日里的一首交响曲。

经历了赶花，结出的果实也更饱
满。但赶花这事儿，听着浪漫，却极
苦。

烈日灼灼，站着不动，都能满头大
汗。手持竹竿，淌在稻田间，日日不间
断，辛劳可想而知。一个夏天过下来，
稻田丰收，但人也整整黑了一层。

儿时，常有这样的趣事。放了暑

假，各回各家，忙着帮大人赶花收稻。
过了暑假，回到学校，远远地碰到一两
个月未见的同学，有时竟一下子认不
出来。两人都浑身乌黑，隔着一段距
离，彼此都认不出对方。

赶过稻花，不只是黑，身上还遍布
伤痕。

这伤痕，来自于稻叶的锯齿。跳
进稻田，脚下小心翼翼，一手拨开稻
叶，一手高举着竹竿。可再小心的赶
花人，一两个月下来，身上也都遍布着
浅浅的划痕。

一个人身上的划痕，往往代表着
其与自然和节气的亲近。

乡间夏夜，男人们习惯脱了上衣，
赤膊乘凉。这衣服一脱，勤劳与否，尽
在眼前。常年在稻田里劳作的人，身
上满满都是赶花的伤痕，有新添的，也
有旧伤。

正是在赶稻花这样的苦差事里，
日子的希望，蕴育其间，令人动容。

●郭华悦

赶 稻 花

大观

静谧的清晨，被一阵阵鸟鸣
啄醒。梦中人睡意全无，披衣
出门，款款而行。晨风轻微，
吹起衣袂飘飘。路边的樟树枝
繁叶茂，墨绿的枝叶中间交错着
层层新绿，稳重老成，又充满蓬
勃之气。香樟花热烈奔放，香气
四溢，散发出来的香气，一次次
绊住脚步。树下静立，仰起脸
庞，斑驳的光影侧着身子，从
浓 密 的 树 荫 里 挤 进 来 ， 一 束
束，一片片。大地暖了，天空
亮了。片刻之间，就像一根划
燃的火柴丢在草堆里，初升的
朝阳把整个天空点亮。

心，也随之亮起来。
行走，便是我赠予这份美好

和光明，唯一的，也是最深情
的 表 达 。 遇 见 ， 自 然 成 了 寻
常。许久以来，走过的路不能
一一记得，但是脚下的泥土气
息，弥漫的草木芬芳，满地的
泠 泠 清 霜 ， 和 皎 洁 的 银 白 月
光，它们像一只只温暖而有力
的手，将沉入无边暗夜里的我
一次次拉上岸。生命里的暴风
骤雨一次次来了又去，当潮汐
过后，河清海晏，人生越发澄
明，也越发的单调、安静到虚
无，直至释然。这样的遇见，
是直抵人心的救赎。

也越发懂得，走在路上的
人，无论看到什么，听到什么，
都不能停下。因为遇见，让我拥
有的太多太多，它们足以抵御无
尽的寒冷和孤独。这世间，没有
什么比遇见更令我期待，更令我
欢喜！

小城之东的鼓山是常去之
地。去鼓山，最宜暮色时分。寂
静无声，偶有几只鸟路过，聊几
句家常，飞了。一条清溪依山而
下，不知道这是从楚辞里分流出
来的，还是从辛弃疾清平乐村居
里流出来的？中国的古诗词里，
随手一翻，不时能听到潺潺的溪
水声。

溪边那些知名、不知名的花
草害羞，爱干净，接住飞溅过来
的水珠，忙着擦拭脸上的灰尘。
她们和眼前的女子一样，心地纯
净，与世无争。溪水默默地洗
尘，默默地唱歌，唱给我听，唱
给她们听。她们是住在小溪对面
的蔷薇、梅花、合欢，充满母性
的仁爱，静默无语一如从前。我
的每次黯然到来，她们都看在眼
里，不安慰，不劝说，任我静静
地坐着。待到天色将晚，踩着暮
霭下山时，我似乎读懂了她们的
沉默。

如今，我的心里收藏着见过
的每一条小溪，淙淙的溪水洗尘
净心，修身养性，返本归真，也
终于渐悟：不说，是对自己最好
的保护和最大的尊重。有些话绝
口 再 不 提 ， 有 些 人 咫 尺 也 天
涯。此后余生，独自行走，独
自悲喜。这样的遇见，何尝不
是重生？

最为平常的，是月下漫步。
月 影 迷 离 ， 树 影 婆 娑 ， 不 远
走 ， 只 小 区 就 好 。 小 区 在 城
中，小巧玲珑，精致紧凑。树
木郁郁葱茏，花草参差有致。
秋虫声声，从草丛里跑出来，
一路上自言自语。一只猫从黑
暗处窜出，停在我的脚边。是
老相识吗？可能。一个小区里
住，低头不见抬头见，想必悠
闲的它，有足够的时间把行色
匆匆的我看得仔细。又可能，
善良的它内心里对我产生隐隐
的心疼呢！想到这里，我多情
而温柔地向它看去，而它，正
抬 头 望 向 夜 空 。 月 亮 升 起 来
了 。 白 月 光 ， 静 静 地 走 在 树
上、屋顶上、心上……这样的遇
见，是恰好的安放。

且行，且遇，且不忘，故
而 安 放 ， 最 好 的 归 处 是 纸 页
间。纸上十年，梦想有成，散
文集终于在这个秋天挂枝。这
棵生活泥淖里长出来的树，经
历了怎样的挣扎和抗衡，才开
了花，结了果，时间知道，我
知道。

世间美好，一定是在无声无
息中打动人心的，山川河流，
草木人间，安静的灵魂里流淌
着清明和简淡，看似孤独，其
实是最优雅的修行。待天明，
再出发，愿我们成为彼此最美
的遇见。

●周丽

且行，且遇

什么叫“游戏”？那得先“游”起
来，是运动，动感十足，多人互动的，
现在一个人闷在家里，和虚拟的怪兽斗
争，那算不得。那些年，我们玩过的游
戏很多，首先便是滚铁环。

一个铁环，一根细木棍，下方绑
一个横过来的 U 字形铁钩，铁环就靠
它扶正、推动。吃过饭，斜背着书
包，就滚着铁环上学去，一路铮亮地
响着。遇到谁谁的爷爷叔叔打趣：

“哟，这么上学啊？”并不理会，怕铁环
倒下，若是比赛，那可就是输了。常常
在路上遇到同学，就一起滚着走，心里
较着劲，看谁不倒。常常是十来环齐头
并进，声势浩大，引得路人注目。其中
高手，谈笑风生，甚至故意擤鼻涕，让
环先走，他立刻赶上，铁钩速就，那环
本来摇摇欲倒，经他一碰，立刻导入
正规。高年级同学看了，不屑地嗤
笑：“切！小屁孩！”

有一次我的铁环断了，等不及，就
把家里的尿桶箍给下了，先应急玩着。
父亲挑粪浇地，哗啦一声散架了，结果
可想而知。他恼怒不已，拿着扁担追我
十几条巷子，但是对于地形的熟悉程
度，他显然不如我，赶不上。

其次就是捉迷藏。这是个大型游
戏，参与者常常二十人左右。先选一棵
大树为“家”，一人看家，其余人去藏

起来，倒数十声之后，看家的开始出
击，逮着谁谁就“死了”，谁能穿过封
锁线，成功触到“家”的，接下来就继
续藏。看家的只要逮到一个，他就获得

“藏”的资格，被逮到的留下去“捉”。
游戏一般在天黑后开始，鸡已经进

笼子了，要不鸡飞狗跳人沸腾，大人们
饶不了。月亮明晃晃的，巷子的青石板
映着柔光。一声之后，四散而去，有的
钻到草垛里，有的藏在小巷口，有的爬
到树上。有个叫真龙的孩子，按辈分我
得叫他叔叔，他每次都不长记性，要不
就是藏在死胡同里，要不就是矮树上，
一逮一个着。有一次我躲在草垛边被发
现，急忙拐进三奶奶家里，看见一个稻
箩，情急之下，忙蹲下，拿稻箩反过来
罩住了自己，只听见捉人的七一脚步迟
疑着，嘴里“咦”着，来回走动，心里
又紧张又好笑，却居然没被发现。

也有小点的孩子，藏着藏着不见
了，结果一个村的大人都惊动了，四下
里走，大声叫：“六四子，你在哪块儿
啊？”闹了大半夜，才发现他躺在小溪
里的大平石上，睡着了，萤火虫就在他
旁边，飞啊停着的。

单腿斗鸡、打陀螺，打弹子，拉
马，弹弓瞄准，跳房子，抓石子，爬
树，掏鸟蛋，挖知了猴，打四角，抟土
造人，无不旧地取材，人数多，场地

大，玩得群情投入，虎虎生风，尘土飞
扬，一身臭汗再加一身泥土。谁家的大
人荷锄而过，厉声喝道：“小七三子，
看老子回家揍不死你！”小孩子都看着
七三笑，学他爸的模样，他爸忍不住笑
场了，摇头而去，谁没有童年呢？何
况，那时候谁会想到以后什么“竞争激
烈”的。

女生玩跳房子，扔沙包，踢毽子，
跳绳，特别是跳皮筋，真的很好看。她
们一边跳一边唱，鬓角飞扬：“星期天
的早上白茫茫，捡破烂的老头排成行，
队长一指挥，冲进垃圾堆，破鞋子破袜
子满天飞。”不知谁编的，很怪很好
玩，或者是常听到的：“小皮球架脚
踢，马兰开花二十一，二五六，二五
七，二八二九三十一”，配合着动态，
常常看得我出神。几个小伙伴蹲在那里
看我的表情，捂嘴偷乐，忽然跳起来大
叫：“阿源想媳妇喽！”然后一溜烟跑
了，边跑边叫。

上初一时，我放学后依然穿着裤兜
去玩，拿薄薄的石片大了几个水漂，然
后抓泥筑坝，逮泥鳅。岸上走过几个大
人，他们不在意地谈天：“他家阿源这
么大了，还玩泥呢。”她们挎着篮子走
了。我怔怔地从水里上来，觉得自己光
着身子满身是泥很不妥，那一刻，我长
大了。

●董改正

那 些 年 ，我 们 玩 过 的 游 戏

谷香 摄影 王泽民


